
同事们冲进爆炸
现场抢救吕赫光的时
候，在生命的最后一
刻，吕赫光用最后一
丝力气摸向自己腰
间问“我枪呢？”

在被爆炸气浪击
伤被火焰极重度烧伤
后 ，吕 赫 光 用 年 仅
29 岁的年轻身躯、
用一腔热血来书写
忠诚来捍卫荣誉。

从 他 到 派 出 所
工作到英勇献身只
有短短的 60 天。从
警 6 年多、在派出所
60 天，他在鸭绿江畔
为丹东人民奉献了热
情和热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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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光没和我提过工作中的危险时
刻，现在我才知道他夺过刀、卧过底。”
魏巍说：他从巡特警支队到派出所工作
了，他一心扑在工作上，我本来可以晋
升职位，但夫妻俩不能全顾工作不照顾
孩子，所以我提出不调整职位了，全力
支持他的工作。

“我都不掌握的育儿知识，他全知
道并且能用上。他说在丹东警察里他
带孩子能排前10名，我认为他能排到前
5名，他是真喜欢孩子，儿子对他比对我
还要依赖，男孩天生依赖爸爸吧。”

爸爸离开时，孩子才2岁多点，这么
小的孩子能有多深的记忆？魏巍也想
弄明白这个问题，心理咨询师和儿科医
生告诉她，孩子过了半个月就会忘了之
前的事，“我希望孩子能忘记，同时也痛
苦他忘了爸爸。”吕赫光离开后，4 个多
月的时间，魏巍和家人都刻意避开经过
花园派出所，也不抱着孩子从那里走，
以为这样孩子就会忘记爸爸在这里工
作，“孩子在家里也问爸爸在哪，我就应
和着说去抓坏人了。”

魏巍说：4 个多月后我抱着他经过
花 园 派 出 所 时 ，孩 子 突 然 问“ 爸 爸
呢？”……

“赫光的离去，我从来就没有接受，
今天坐在这里也没有接受。”魏巍看着
手机里的照片：赫光的标准照、工作照、
结婚照、一家三口合影。

辽沈晚报记者 吉向前

出警突遇爆炸起火 民警吕赫光身体99%烧伤 身上只剩皮带和鞋

生命最后一刻 他还在问“我枪呢”

你的职责日暖蓝天，
你的使命水秀天明，
你的声音永远留存在报警电话里，
你的生命永远停留在清晨时刻中。
你让挚爱警徽永远闪亮，
你让藏蓝警服蕴含力量，
你把执着和忘我镶入警察的誓言，
你用身躯与生命镌刻不朽的盾牌！

魏巍给记者发来网友
纪念吕赫光的文字

人物档案
吕赫光，男，1991年1月生，大学学历，中

共党员，丹东市公安局振兴分局花园派出所民
警，一级警司警衔。

2014年9月社招入警，先后荣获个人嘉奖
一次、个人三等功一次。

2020年 6月 19日 5时许，在抢救煤气中
毒群众时突遭煤气爆炸，不幸身受重伤，以身
殉职，年仅29岁。

在爆炸现场发现的吕赫光的肩章。 受访者供图

2021年3月24日，妻子魏巍凝视手机里
吕赫光的标准照。 辽沈晚报记者 吉向前 摄

“不怕累”

“吕赫光天生就是当警察的材料，因为他
陪着同学来丹东参加警察招考，同学没考上，
结果他考上了。”3月 24日，丹东市公安局振兴
分局花园派出所民警杜松刚开口说话，眼泪就
在眼眶里打转，吕赫光离去 9 个多月后，杜松
的内心仍不能平静，“我没法平静啊，我和他不
仅仅是一个派出所的同事，我们俩是一起招考
入警的，一起同吃同住培训了 4 个月，这同学
情、兄弟情、同事情，太重了太重了！”

2014 年，吕赫光从东北石油大学毕业，一
名家是东港的同学报名参加丹东警察招考，吕
赫光计划陪着同学来考试，反正也要来辽宁，
他也顺带报了名，结果同学没考上，吕赫光经
过严格的考试选拔最终成为一名人民警察。

“穿上这身警服，就要多学知识，多练本
领，才能跟上时代需要，做一名新时期高素质
的警察。”在穿上警服的那一天，吕赫光在日记
中这么鼓励自己;在实际工作中，吕赫光也一
直在努力，努力让自己多掌握一些本领，更好
地为群众服务。

为了多掌握本领，吕赫光多次要求下到基
层锻炼，“2019 年底，赫光给我打电话，说他多
次要求到基层锻炼，问我花园派出所的情况，
工作多不多、能不能学到真本领。”杜松说：出
于工作考虑，我当然欢迎赫光这样的骨干来我
们派出所，但从兄弟情谊方面说，我实话实说
告诉他花园派出所辖区面积大，两大商圈都在
辖区内，工作是最忙最累的，“没想到赫光听到
这样的话，竟然非常高兴，他说就想到工作最
忙的派出所，因为工作多锻炼的机会多，能够
真正掌握本事，‘就去花园派出所了，我不怕
累’。”

2020年 4月 20日，吕赫光如愿来到花园派
出所工作，因为素质高、爱学习，加上在巡特警
支队的锻炼，很快就进入基层民警工作角色，

“赫光在派出所工作不到两个月就能自己独立
开展工作了，这对于一个新人来说，速度是非
常惊人的。”杜松说：赫光热爱这个职业，所以
愿意把全部精力都投入进去，像他这样积极肯
干的，同事和领导都喜欢，“我都以他为荣呀，
让大家看看我这兄弟、我同学爱人工作多出
色！可是又相处了两个月，他就走了，走了
……”

“出警中”

眼睛直视一个地方、面部表情没有变
化、略带沙哑的丹东话口音，吕赫光的妻子魏
巍思绪没乱、记得诸多时间节点和数字：“60
天，从4月20日到6月19日，赫光到花园派
出所只有60天。我们从相识到结婚到有了
孩子，全加起来还不满5年，不到5年啊。孩
子最后让爸爸抱在怀里时才2岁22天。”

时间并不是无情的碎片，连接起来是
浓情的记忆。

2020年6月18日是周四，马上就周末
了，这一天似乎和平日一样，可是又和平日
不一样，因为那天和丈夫联系的每个时间
节点，魏巍都记得清清楚楚：早晨 5 时许，
我就叫他起来了，收拾收拾准备出门了。
早晨6时许，他就上班去了，学生返校开学
了，他去护校。

上午8时许，惦记他没吃早饭，发微信
问他吃饭了没有？他没说吃饭的事，说和
学校老师学朝鲜语了，以后还要系统地学，
工作中能用上。

上午11时，我问他忙不忙，他给我发
了一个处理事情的照片。之后就没再联
系，因为他不让我给他发微信，除非他有空
时给我发。

下午 5时，突然决定带着孩子去找
他，这是心灵感应吗？即使知道他要上 24
小时的班，第二天上午9点才下班，我也决
定带孩子去看看他。那天我给孩子穿了一
身新衣服，问他好不好看，他抱着孩子说好
看。这最后一次团聚，不到10分钟。

晚上10时，孩子睡着了，我给他拍了
一张孩子的照片，问他干什么呢，他没回
话。我妈妈正用针线给他改裤角，让他穿
得更立整点，我拍了一张照片发了过去。

晚上11时，他发过来三个字“出警中”，
最后的这三个字，不是语音是文字，他最后
留给我们家人的就是这三个字——出警中。

“赫光失联了！”杜松，是吕赫光的同
事，是魏巍的小学同学，他作为最合适的人
选把悲痛的消息一点点透露给魏巍。

“不能吧，爆炸了，他到别的房间疏散
群众去了吧，一会儿就能回来。”魏巍听到
后没有反应过来。

“赫光找到了，烧伤了！”“赶紧到医院
看看吧，不行就到沈阳，我联系在沈阳医院
的亲戚问问。”

“赫光全身只剩皮带和鞋了，全身99%
烧伤。”

“99%？！”
魏巍瞬间明白了又崩溃了——我将永

失我爱！

“我爸呢？”


